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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说了，不要说了。”雍错哀求说：

“卡着卡着（谢谢），你走吧，你这魔鬼，你这

朵玛，卡着卡着，你快走吧。你这魔鬼，你要

不走，下次我不让你那个了。”

万连副无可奈何地站起来穿着衣服

说：“好好好，我走我走。”

等万连副穿好衣服，雍错走到窗户前

轻轻把窗户推开一条缝隙，往外看了一阵，

见没有动静，拉着万连副的手走到门口听

了一阵，才轻轻拉开门，放万连副出去。

从万连副一出门，雍错就悬着心听着

外面的动静，估计万连副已经出官寨很久

了，才放心地躺下睡了。

第二天早上，雍错侍候女土司梳洗，她

总觉得女土司好象知道了什么似的，女土

司总在浑身上下地打量着她，在她的记忆

里，除了十三岁那年第一次和女土司见面

时，女土司这样看过她以外，从来没有用今

天这样的目光看过她，女土司那黑白分明

的大眼睛，今天就象是在怀疑和审判她，她

感到那目光里有剌，她不敢抬起头来看女

土司的眼睛，当她把一切收拾妥当，要走出

门的时候，女土司突然叫住了她。

“雍错。”雍错站住，心里却跳得厉害。

“你回来我有话问你。”

雍错不敢抬头看女土司，埋着头走到

女土司面前。

“你最近见过它玛吗。”

雍错心里抖索起来说：“见过一次。”

“你觉得我对它玛的处置是不是过份

了点？”

“一点也不过份，土司，那是祖宗留下

的规矩。”雍错回答说。

“这是你的真心话吗？”女土司问。

“回土司，是真心话，一点也不假，再说

土司不是后来又开恩于她了吗？”

“要是你犯了这样的罪，你也愿意受这

样的罚吗？”女土司的声音很平静。

雍错一下子脸变得刷白，扑嗵跪了下

去说：“土司饶命，土司饶命。”

“你是怎么样啦？我没说你，我是说它

玛，我觉得我对它玛的惩罚是太过份了，可

是这是祖宗定下的规矩，我要不惩罚她，大

家不服啊，虽然现在我也饶怒了她，可心里

一直为这事不安。”女土司的声音里听不出

一点异样的感觉。

“土司做得对，土司做得对。”雍错不断

扣着头说。

“你起来吧，这事与你无干。”雍错听了

才慢慢站起，但她还在抖索着。

“干你的事去吧，不过我要告诉你，什

么事都要小心一点，我看你这两天有点魂

不守舍，不要出什么事，知道吗？”

“我知道了，知道了，谢谢土司，谢谢土司。”

“去吧。”

雍错小心翼翼地从地上爬了起来。

爱情是一个超越理智的东西，人们常

常为了爱，不顾一切，甚至干出许多超越常

理的事来，所谓“色胆包天”就是这个意思。

万连副与雍错的这种幽会虽然十分危险，

可在雍错心里这仍然是一件十分愉悦的

事，好象越是危险越有兴趣。

当万连副第二次乘着夜色进入雍错的

卧室时，雍错再也没有上次那样的胆颤心

惊，依然是老动作，万连副进门就搂住了雍

错，雍错没有一丝挣扎，在万连副疯狂的亲

匿中她感受着身心的愉悦，万连副把她捧

上床时，她告诉万连副，早上同女土司的那

一段对话，说：“土司好象发现了我们有什

么样事似的。”

万连副说：“她知道了又怎么样？”

雍错说：“要是他们知道了，所有的土

丁就会包围了这房子，把我们捉出去，绑在

外面的刑柱上，用皮鞭抽打，在所有人面前

羞辱，然后割了我的肉，抽了你的脚筋，它

玛和降泽就是这样，如果那样羞辱，我就宁

肯死掉。”

“我的乖乖，你为什么老讲这件事，你

就别这样担心了。她女土司要是抓我们，我

就从这土司官寨里给他打出去。”万连副拉

了拉放在枕边的手枪说，：“二十响，‘德国

罗汉’我还带了三个弹夹，他们要是敢上

来，我就让他们倒一坝。”

雍错说：“你不怕死。”

万连副说：“风流花下死，死了也干心。”

雍错说：“这是什么意思？”

万连副说：“就是说我为了你死，死了

也喜欢。”

“你真好。”雍错使劲搂住了万连副，

雍错和万连副已是有好几次这样的幽会

了，可雍错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样温柔的

与万连副亲热，二人真的心心相印，难舍

难分了。 （未完待续）

康巴 女土司
◎牟子

◎杜明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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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眨眼功夫，时序已然到了这雨润秋池

了。步入万山深处，“白云生处有人家”，“家”仍

在，“人”大多长期驻扎城市，只有几个老年人，像

沉静的落叶，漠然留守乡村。村落有些冷清寂寥。

秋空装不下厚厚的云层

云岚在深谷徘徊

丛林里的雾气蒸腾

峰峦在缥缈中隐隐约约

我一时游离温馨的乡村烟火

拄杖步入幽远的荒野

去短暂感悟什么是身无余物的妙境

林草繁茂，小径依稀。中秋时段，截叶铁扫帚

迈入了美妙的花期，姿态婉然，花容姣好，为南国

的秋天创造着绿色涨天、蓬勃如春的意境。

截叶铁扫帚长得十分精致可人。茎秆直立，

不分枝。叶子窄若韭菜叶，小若绿豆，叶面深绿。

每一支短到让人难以发现的叶柄上，复叶三片，

梭子状。叶背颜色因浅白色的叶脉突兀清晰，而

被渲染成浅绿色。几毫米之间，叶子就穿插交错

而密集地生长在茎秆上。自下而上，茎秆根部到

每一分枝上部，叶片逐渐变小，到达梢头，一串串

耀眼的花朵大都遮盖了细小的叶子。

它与多花胡枝子长得极为相像，两者同科同

属，被人称为小叶胡枝子，比较而言，截叶铁扫帚

叶密花疏。

与周围的花草树木相比较，截叶铁扫帚枝叶

的颜色要浓重许多，苍翠许多，显现出一种与众

不同的色调，在宁静的辉光中，恍若它不是一株

野生草木，而是超越大众的思想者。

每一枚叶柄与茎秆相接的地方，腋生着几枚

如粟米大小的花骨朵儿。花骨朵儿布满了截叶铁

扫帚全身，特别是梢头的花一开，条状形花瓣如礼

花同时绽放，包裹着花丝与花柱，花朵密密层层地

布满枝头，红红黄黄，白里透着紫光，耀若云霞。

主茎秆可随意分枝，分枝上还可继续分短

枝，这样随心所欲地展开自己，当然要看截叶铁

扫帚内心的高兴程度而定。茎秆木质化，高可一

两米，筷子一般粗细，紫色的小花，开满全株。忍

心攀折一根，绕一个圆，就变成了一个漂亮的花

环，戴在头上，自己恍若一个徒步于山野里的贵

宾，正接受万千草木的夹道欢迎。

秋意正浓时，截叶铁扫帚达到花叶生长的全

盛期，枝柯繁复，花叶缤纷，有的主茎秆承载不起

自身的重量，纷纷向大地弯腰致意。如此，截叶铁

扫帚以穿红着绿的身段，覆盖着路边、坡地的一

方土地，让人忍不住蹲下身去，潜心品评观赏，饱

览它能够慰藉人心灵的一汪秀色。

绝大多数植物都是对人类有利的，处于花期

的截叶铁扫帚，我自然不知道有啥味道，反正牛

羊们喜欢啃食，在它们口中一定是香甜的。只要

了解它的中药价值，就能理解它为什么还被人们

命名为“千里光”、“明目草”、“光明草”了。本来千

里光另有其植物，此名冠与截叶铁扫帚，那是因

为截叶铁扫帚具有“益肝明目”的药用功效，用于

疗救，它使人眉清目秀，目力大增，恍惚能让人透

视千里之外，神若传说中的千里眼。

截叶铁扫帚洋溢着钢性的名字，为豆科胡枝

子属植物，淡青色与红褐色相间的茎秆，坚硬，却

易折。为多年生小灌木，有一种小可爱、小调皮的

妩媚气质。叶小，花也小，若彩蝶翩翩飞，密生，其

种籽更微小，肾形，光滑，黄绿色，攒集一千粒种

籽，称重，只有一克余。

一棵植物仅是一棵植物而已，没有什么新鲜

的，但观赏久了，植物就会被我们的灵魂所升华，

而人的心灵也会被禅意般静谧的植物所提升。

坐在挤挤挨挨的草木丛中

恍若一粒尘埃落在随风摇曳的草叶上

风吹草动，我感觉到

我拥有了浩瀚的一切，这无际的寰宇

也许草木能抵达我初始的想法

而我却难以理解那低处的万物

截叶铁扫帚花繁叶茂，色彩斑斓，欢快热烈，

别具一番滋味。但它却喜欢零散地生长于草坡、

林缘、荒地，不善聚集，不喜拉伙伴派对，也不畏

土地瘠薄，不怕酷暑天旱，不惧长时间秋风秋雨

凄清淅沥，铁骨铮铮，豁达于野，虚极静笃一隅，

独秀于山水之间，了无烦恼，沉醉在自己的一抹

盎然绿意中，展现一点一滴的小安静、小甜美。

再粗野暴躁的人，也会受到它独具的沉心静

气所熏陶与感染，坐在它们身旁，俯看其容颜，我

内心那俗丽的喧嚣与浮华的折腾，刹那间，随风

吹散。

半亩水稻及玉米，已收

获归仓。地边的几窝南瓜藤、

冬瓜藤及几列辣子苗，叶子

逐渐枯黄，它们正做着收尾

工作。两分地的向日葵、黄

豆、赤小豆陆续趋向于成熟。

农历七月下旬，种的大蒜、胡

豆、豌豆，并下的藠头葱，现

在都已长出了翠绿绿的幼

苗。我在地里安排的所有庄

稼，均按部就班地生长着，且

长势喜人。而小麦出阁的事，

还远在金秋十月。

/

老屋后面有一片小树林，种有榆树、杨树、

柳树、槐树，地角边还有一棵苦楝子树，夏初开

出一树紫色小花，秋天缀满金色的苦楝子和满

树金黄树叶。

秋风一吹，满树林的树叶纷纷落下，给大地

铺上一层厚厚绒被，踩上去，柔软且有弹力。我

便背着草筐，拿着扫帚，去小树林扫落叶。金黄

或者赭红色的树叶层层叠加在一起，散发出草

木清香。这些落叶都是好东西，我要把它们背回

院子里晒干，储存起来做烧柴。有些树叶里富含

油脂，燃烧起来，火势旺得很。

风轻轻吹，几枚树叶挂在树梢上轻轻摇摆，

然后飘落，无声无息，即便落在我的头上，依旧

是那么轻柔。我喜欢这种感觉，每每天凉，便渴

望去树林里扫落叶。

毕业后，我分配到了大方林场工作，时时与

树林为伍。周末约了个乡党，准备一起去南部山

区爬山看红叶。临行前，乡党发来信息，有要

事，取消了出行计划。此时的我已经准备停当，

干脆一个人去爬山消遣一下吧。

南部山区的山都不高。我也不知道叫什么

名字，便选择了一座比较高的山向上爬。山脚下

松树多，郁郁葱葱，长得十分茂盛。出于职业的

习惯，我对周边的树种特别关心，山脚下是黑松

和赤松。往上爬，中间可见几棵乌桕树，满树的

叶子有红有黄也有绿，五彩斑斓，在群松之间格

外显眼。站在半山，看旁边的山，并没有感觉到

秋天的来临，依然是夏天的葱绿。往上看，一片

麻栎混合着赤松，偶尔可见几颗柿子树。我觉得

这柿子树应该种在山脚下才可以。歇息片刻，便

开始向山顶爬，一路上，黄栌树时不时就有一

棵，五角枫、火炬树、赤松，交错生长。有道是：

“无限风光在险顶”，只有登临最高处，才能看

到更多的景色。我一边攀爬，一边啃随身所带的

食物补充体力。约莫一个半小时，我终于登到了

山的最高处。

极目远望，周遭的山连成一体，起起伏伏，

彼此掩映，相互扶持，近树可见，远山如岱。山

顶的风也大，吹得衣襟乱动。此时的群山犹如一

座座多彩的积木，底座浓绿，半腰五彩斑斓，山

尖金黄绚烂。真是一步一重天啊。

找了个朝阳开阔的地方坐下，看远山的景

色，就听着叶子噗噗簌簌的跌落尘埃。竟然有一

粒种子砸在我的脑袋上，捡拾起看，是一枚苦楝

子。没承想在这山巅之处竟然生长着一棵苦楝

树。树干没有老家小树林的那棵粗，树冠也不

大，在众多的树木之中，显得格外清瘦。叶子全

部黄透，一阵微风吹过，便迫不及待地挣脱枝

头，旋旋转转，像一只倦了的蝴蝶，完成生命里

最后一次舞蹈；有些叶子还恋在枝头，在风中微

微颤动着，像是和相伴了整个春夏的邻居做着

最后的告别。

其他树的叶子也在飘落，一片、两片，叠满

了地面，一片发出“噗”声，一片又出“咔”的声

响。这哪里是叶落的声音，这分明是时光在静悄

悄的流淌，是童年发出的耳语。每一片叶子，在

它生命的结尾，以它触碰大地的刹那，发出一声

极其轻微的回响。它们也许是对树根说：“我回

来了”；也许是对泥土说：“拜托了”；也许是对

春天说：“等着我！”

叶子飘飘摇摇，悠悠荡荡，打着漩，翻着个，

它是丰盈的，是从容的，是一种经历过蓬勃与热

烈之后，坦然地回归。每一片旋转飘落的叶子，

都是一封写给大地故乡的、关于告别和重生的

信笺。

我静静地坐着，听千山叶落，声声如耳，一

任树叶落满全身。此刻，我所听到的，不是萧

瑟，而是圆满，不是终结，而是蕴藏。

叶落千山
◎徐龙宽


